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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主流意识形态与叙事相结合,是通过叙事方式实现讲道理的意义建构。故事叙事、历史叙事与

情感叙事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方式。在故事叙事中实现以事寓理,要借助故事隐喻建构主流意识形

态表达的意象性,运用故事结构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形象性,借用故事话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生动

性。在历史叙事中实现学史知理,要讲述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厚重感,阐释历史发展

的事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解释力,唤起历史记忆增加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说服力。在情感叙事中实现由

情入理,要以情境渲染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以情感互动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以情感

表达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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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明确了叙事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方法论意义。叙事是 “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记载下来”,但不仅仅是

“就事论事”,而是基于对具体事物的过程性、生动性和形象性的叙述,实现事件承载道理的目的,

即 “以事明理”、“以事言义”、“以事言道”。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即通过叙事来说清楚主流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一是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以 “事”为载体说清楚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事件发展过程的

描述形成具有连贯性、情节性和意义性的故事,以故事来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给人审美快感的同时

予以思想的启迪;二是主流意识形态生成于社会现实,现实存在呈现为事实,过去的事实就是历

史,讲清楚主流意识形态要将其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增添理论解释的厚重感与合理性;三

是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主体双方交流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展开要合情合理、通情达理, “理”

即理论认知,是核心内容,“情”即深情厚意,是情感催化,真理力量加上情感力量,能有效实现

理论认知和价值认同的转换。因此,故事叙事、历史叙事与情感叙事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重

要方式。分析与阐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故事叙事、历史叙事和情感叙事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和实

践路径,对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 故事叙事: 在故事化叙述中实现以事寓理

故事叙事日益成为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认同的重要方式。理论能够说服人,不仅在于内容

上 “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且要在形式上抓住人的注意力,符合人的认知规律。这就涉及到如何将

特定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人民大众可接受的道理、事理和情理。故事叙事成为理论转换的重要一维。

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叙事是借助故事载体表达理论,使理论更具形象性、意象性和趣味性,从而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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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表达体系与受众的认知体系有机结合,实现故事承载道理、以事寓理的效

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

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①

(一)借助故事隐喻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意象性

隐喻在语言系统中具有认知与建构功能。通常,隐喻通过描述特定的意象,唤起与之相关的语

用体系,既增强语言美感又与人的认知系统相关联。故事叙事借助类似或关联事物隐喻主流意识形

态内容,将主流意识形态化抽象为具体、化晦涩为生动、化理性为感性,推动人们在听故事过程中

自然而然建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

借助故事叙事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隐喻。隐喻是以其独特的修辞方式建构重要的概念认知

路径。作为一种修辞方式,隐喻为意义转换提供了修辞手段,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亚

里士多德认为:“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 ‘属’作 ‘种’,或借 ‘种’作

‘属’,或借 ‘种’作 ‘种’,或借用类同字。”② 可以说,“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

和经历某一类事物”③,是 “由此物到彼物”的认知,涉及 “本体”和 “喻体”。本体和喻体是两种

不同的事物,但彼此又具有相似性和相通性。“隐喻是以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作为意义转移的

基础的”④,是通过对喻体的认识来说明本体的意义。通常,喻体是为人所熟悉的、具体的、认知

难度低的事物,本体是不易为人所理解的事物,运用隐喻可以将抽象事物具体化、未知事物已知

化、困难事物简单化。这样,隐喻揭示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概念化过程,人类的认知可通过隐喻来建

构。当概念或理论面临解释困境时,隐喻的功能便不断凸显。通过运用隐喻修辞方式形成本体和喻

体的类比联想结构,以喻体的意义系统来建构和把握本体的意义系统,从而帮助人们通过具体、形

象、经验的事物来认知抽象的范畴性事物。

隐喻修辞突破了语言形式的局限,推动意义在不同事物与范畴间映射与生成,不断进入主体的

认知层面,实现主体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尤其是置身现代化背景,“视觉时代”的来临

推动世界被转化为 “图像世界”,“世界图像化”从文化意义上体现了事物的具象化过程,也体现了

人的认知方式转变为更加注重具象化、具体性、生动性的事物。故事叙事作为一种文化隐喻,不仅

意味着可将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叙事性表达和具象化呈现,而且意味着一种通往主流意识形态抽象概

念的认知方式。概言之,故事经过层层编码并非指向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背后的文化隐喻,推动主

流意识形态成为 “可听”、“可看”的存在物,发挥着表达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

(二)运用故事结构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形象性

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叙事的形象性是通过 “结构”来彰显。结构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故事

结构是运用情节、视角、因果等方式将人物、事件、情境、动作、对白等要素排列组合。故事结构

是故事语义分析的模型,也是故事得以展开的框架。普罗普从100个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抽出31个

功能项,认为故事就是建立在功能项的排列组合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在将语言结构归纳为音素、

语素和义素的基础上,提出神话是由 “神话素”或 “更大构成单位”组成,并进一步阐明,这些构

成单位 “不是一些孤立的关系,而是一些关系束,构成成分只能以这种关系束的组合的形式才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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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表意功能”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事结构是故事生成的结构化方式,是故事意义和故事效果生

成的作用机制。有效运用故事结构,将价值理念融入结构之中建构故事世界,形成强大的故事形塑

力,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说服效果。

情节增强故事吸引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说服的艺术效果。情节,或可被视为某种话语成规,

其目的是赋予故事戏剧性、故事性、有趣性和意义性。亚里士多德肯定了情节的优先地位,并指出

“情节,即事件的安排”②。事件的安排要具备整体性,即有头、有身、有尾,完整事件的起讫及故

事运行的逻辑内蕴了严密的情节安排。故事借助情节构成一个有意义和有意思的整体。任何故事结

构的布局都是讲故事人的匠心设计,故事的展开会根据情节的效果加以安排。情节设置通常以悬念

和角色矛盾形成 “突转”、“变化”,产生故事性和戏剧性效果,从而调动人的神经系统,引发人的

好奇需求,引导人在步步追问中反思故事意义。“悬念以表现顺序 (而不再是系列)的不稳定性的

方式,完成了语言概念的本身。因此,‘悬念’抓住人的 ‘精神’而不是 ‘内脏’”③。受众不断跟

随悬念的设置,连环套问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剧情,从而将自身放置到整体的故事

脉络中,感悟故事、领悟故事意义。可以说,故事情节越精彩,受众越能进入故事之中,故事也就

越向受众展开意义空间,发挥故事的价值建构与引领作用。所以,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叙事要充分运

用故事情节的审美价值,通过各种趣味性故事转换主流意识形态抽象而复杂的理论概念,调适过往

的硬性化与空洞化教育,实现以小故事承载大道理的效果。如电影 《志愿军:存亡之战》以抗美援

朝战争中的 “铁原阻击战”为主线,通过动人的英雄故事使受众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将

个人情感与家国同构、历史记忆有机关联,推动受众在重思历史故事中感知爱国主义和抗美援朝精

神。

时间-因果机制将不同事件相互凝聚为整体性故事后赋予目的意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说

服效果。故事叙事不是孤立看待现象或事件,而是将故事置于一定的时空背景中,置于与其他故事

的关联中,在各种关系中辨识故事的意义。罗兰·巴特认为,“实际上有一切理由相信叙事能动性

的推动力,在于时序连接性和逻辑连贯性之间的含混性本身,故事中在后出现者有如被造成者。”④

可以说,时间-因果机制将人物与事件凝聚为整体故事,顺着时间-因果链条,不断延伸出故事意

义。离开因果关系,时间序列中的事件要么被孤立,要么成为随意的堆砌。离开时间关系,故事无

法被讲述。这样,故事的时间和因果相互交织,构成事件之间有时序、事件之间有因果。每一事件

都与之前的事件相连并指向未来的事件,所有事件联系起来,故事背后的意义就得到了有效阐释。

也就是说,不同事件加以时间-因果序列之后使故事具有开始、发展、转折与结果的内涵,以及序

列、脉络和对比的意义,能够增强故事表达的艺术效果,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由新华社音

视频部出品的纪录片 《一亿人的脱贫故事》由 《百年使命》《寻路中国》和 《奋斗众生》三集构成,

在时间上部分故事紧扣 “脱贫之后”美好景象,以倒叙和设置悬念方式形成 “何以如此”的叙事效

果,或通过顺序方式以村民真切真实经历说明脱贫前后的生活与精神变化,产生 “接下来如何”的

叙事联想;在空间上故事不局限于一地一村一人,涵盖基层扶贫干部、致富带头人、贫困户等群

体,涉及产业扶贫、异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生态扶贫、健康扶贫等领域,边讲述故事边阐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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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脱贫经验,将故事空间不断延展,从而通过时间-因果机制的艺术处理,说明脱贫攻坚故事背

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三)借用故事话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生动性

故事话语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话语的修辞维度。叙事本是故事和话语的结

合,故事是叙事的内容,话语是故事的言说方式。无论是 “讲好中国故事”还是 “如何讲好中国故

事”,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故事话语的表达,即话语修辞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在论及叙事基本

问题时,学界早已肯定了故事话语的重要作用。柏拉图将叙事视为 “讲故事的话语方式”。热奈特

将叙事界定为故事、叙事 (话语)、叙述行为三个层次,并强调在表现话语上,叙事必须具有叙述

性话语。查特曼遵循结构主义方式,指出叙事由故事和话语两部分构成,故事是内容或事件的链

条,话语是内容被传达的方式。可以说,故事话语具有不同于抒情话语、陈述话语、议论话语的独

特性质,正是故事话语的存在使故事具有表征意义,也使故事叙事成为一种 “有意义的结构”。在

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叙事实践中,故事依存于话语之中,因话语形式的改变而改变,依话语形式的表

达而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被建构与认知。

故事具有不同的言说方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话语形式。在建构故事叙事方式时,就是在探索

“如何讲”的过程,也就进入了故事叙事的修辞维度。故事话语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是通过 “讲故

事”方式实现 “讲道理”的意义建构。故事构成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主体内容,故事话语成为主流

意识形态表达的修辞手段,从而为从故事通往理论架构了桥梁。可见,故事话语发挥着媒介功能,

即以故事为媒,通过对已 “存在”的故事进行编排与表达,形成结构化和形态化的故事,为人们的

认知和理解提供重要工具。故事话语涉及到话语的表达艺术,也就是语义规则的策略性应用。随着

智能媒体的推广与应用,故事话语突破了传统以语言符号为基础的话语模式,使故事不再封闭于单

一媒介形式,形成跨媒介叙事,促成新的话语生成模式。跨媒介叙事不仅是各媒介间的技术融合,

而且是技术、内容、受众与意义等各要素的结构性融合,其借助电影、电视剧、游戏、短视频、微

短剧等形态,以戏剧化场景、沉浸式体验、多媒态呈现等方式构建立体化、整体性故事或连续性故

事系列,使故事成为激发受众认知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相较于传统故事话语而言,跨媒

介叙事更加智能化、游戏化、图像化和互动化,从根本上拓展了故事话语的语言体系。因此,主流

意识形态故事叙事要充分考虑不同媒介载体在符号编码与传递信息中的不同特性与作用,推动故事

内容与媒介、文体等形式跨媒介交融,从而通过故事的演绎增强故事世界的生动性,进而提升主流

意识形态叙事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二、 历史叙事: 在展演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学史知理

历史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每一事物都在一定空间中生存,在一定时间内发展,事物的发展

会表现为历史过程。历史叙事是将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以历史和联系的眼

光贯通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整个发展过程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主流意识形态的

历史叙事不是把某个命题或概念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讲述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阐释历史发

展事实、唤起历史记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厚重感和解释力,从而实现 “以史明理”、“学史

知理”的目的。

(一)讲述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厚重感

以逻辑推演为主线阐释理论意在以理服人,增强逻辑推演的说服力,若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

无法把握理论形成的发展过程,容易陷入孤立解读理论的困境。历史叙事可以还原理论得以生成的

境遇,将理论对象化、场景化、过程化,从生成史的层面回答 “理论何为”、“理论是何”。正如毛

泽东所言:“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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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① 因此,将主流意识

形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阐释理论形成的来龙去脉,能够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厚重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社会存在出发解释社会意识是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唯物论基础。马

克思恩格斯不是从想象的、设想的东西出发,而是从社会生活领域划分出物质生产领域,从社会生

产关系总和中将生产关系作为决定性的关系,强调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出发去解释。意识形态是由

社会生活决定的精神体系,从物质事实出发是认识意识形态的基础。主流意识形态不是 “从思维到

思维”的事情,不是躲在书斋里编造故事,也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学虚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

断创生和发展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从现实依据出发,揭示主流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的真实境

况,对其进行历史地、联系地加以考察,是 “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

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②。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生长背景的延伸,对其形

成的过程加以还原、展开、重演和再现,也就讲清楚了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背景以及要解决的问

题,从而也就能够明白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质。

坚持长时段聚焦,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中讲清楚主流意识形态。“历史从哪里开

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

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

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③ 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

展的脉络即是认识和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是把握了 “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并不是

超越历史的抽象真理,不是将社会发展规律归结为超越历史的神秘命运,而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把

握规律,研究事物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表现与特征,从而既揭示了每一阶段的特殊规律也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马克思坚持着眼于宏观历史进程,根据历史长时段的发展得出的结

论。同时,马克思主义又伴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得到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就是

“理论逻辑”。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从还原历史出发,把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结合起来,阐释理论发

展的过程与理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由此,重视理论生成的历史过程性,要求将中华文明史、中国

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改革开放史等这些历史时段承接起来,加强不同

时段之间转承启合过程的研究,进而突出这些过程的历史情节、历史任务,各个不同时段的社会矛

盾等,在生动鲜活的历史叙述中把主流意识形态讲清楚、讲透彻。

坚持世界视野,以宽广的视角和长远的眼光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定位和价值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看待文化问题,要将文化 “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④,“放到世界和我国

发展大历史中去看”⑤。尤其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际格局

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

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力

量。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相反,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

重,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实力相对下降,世界经济中心呈现出 “由西向东”、“东升西降”的变化。

国际世情的变化反映到受众头脑中会形成疑难困惑。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要在宽广的国际视野下,将

国际国内情况纵横比较,运用事实与案例等进行解疑释惑、明辨是非,引导受众正确看待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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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客观认识外部世界。

(二)阐释历史发展的事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解释力

历史叙事之 “事”强调事实,具有尚实性特征。在字源上,“事”与 “史”相通。《说文解字》

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事,职也。从史,之省声。”① “史”与 “事”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有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中国的叙事概念最初由 “叙”和 “事”构成,而 “事”与 “史”

相连,中国的 “叙事”更强调 “叙史”。“史”的记录是以 “实录”为原则,叙事具有 “尚实”性。

由此,历史叙事就是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事情的真相,不夸大、不伪饰、不美化、不造

假,根据事件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来叙事。“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

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

某种经验的事实”②。从而,阐释清楚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社会实践发展的事实,能够有效提升主

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解释力。

具体历史事实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提供印证、解释。毛泽东在讲如何打破反革命宣传时提

出 “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③。邓小平提出 “用事实说话”的主张,

“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才会有效”④。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

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用事实宣告了 ‘历史终结论’

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⑥,“中国非但没有崩

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取得的伟大胜利,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根据一系列发展的事实来判断,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

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讲清楚主流意识形态,就要用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说话,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说话,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说话,这一系列发展事实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客观公正阐释历史事实,动态联系看待历史。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

在 “虚构化”、“娱乐化”、“时尚化”的话语包装下亵渎和虚无历史,恶意篡改历史事实,故意编造

历史信息,随意丑化英雄人物等,其隐蔽性和毒害性影响不可忽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阐释历

史事实需要在纵向上把各个历史时段相联系,不能静止、孤立地看待历史,也不能割裂历史,用某

一历史时段去否定另一历史时段,要在历史发展的连续中来把握。看待历史也需要在横向上把握不

同事件的各种关联,在整体格局中认知历史。同时,要坚持辩证看待历史,认清历史发展主流与支

流,不能以偏概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阐释历史事实如果仅仅限停留于表面现象的描述,以罗

列和堆砌现象为满足,即使现象是真实的,也不能揭示事实背后的本质,不能达到说服人的目的。

如果把事实作为零碎事例而把玩,止步于所谓的 “细节真实”,不能把握事物的普遍规律从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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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性认识。

(三)唤起历史记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说服力

历史叙事是保存传承记忆的有效方式。叙事具有建构意义的特性,将历史事件置于叙事框架中

相互连接,通过对 “事”的回忆与过去的 “记忆”相连,因 “事”的存在唤醒和勾勒起历史记忆,

让 “过去”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提供说服性依据。

历史记忆附着并固化于一定载体之上,并借助于专门化实践得以传承和延续,在过去、现在与

未来的历史传递中不断被激活,发挥着建构意义与认同的功能。纪念活动是建构历史知识和强化历

史记忆的重要方式。纪念对象代表着过去的历史, “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

它们重演过去,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①。

系列纪念活动是对纪念对象进行重申和重演,是保留民族、国家、政党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包括国家领导人的重要生平、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节日等纪念活动。系列纪念活动将许多人物、事件安排在一个时间序列中,以种种符号建构因

果关联,唤起历史记忆,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作为历史记忆的承载物,如建筑、图像、书籍、档案等实体承载着当时当地当事人的史料,是

历史的有力见证,也是唤起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古老的文物会给人一种枯燥、刻板的印象,仿佛

遥不可及,与现实多有距离。然而,文物背后隐藏的故事,承载着历史的点滴。 “物”是载体,

“文”是中心,透过 “物”看到的是载体,感受到的是历史的深度与温度。尤其是在一些纪念活动

或展览馆中,选择有特定性质的 “物”,依照时间、空间以及其他逻辑在展厅摆放,加上简单的文

字解说,以传递社会所主张的历史与文化,从而唤起民族的集体记忆,构建国家认同。例如,《故

事里的中国》努力还原真实历史场景,让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说话,每一个道具都在表演,每

一个人物都真实而妥帖,每一处感动都自然而生发。在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阁楼里的便携式的

发报机、耳机、摩斯讯号的相关书籍、书桌上的水等都真实还原了地下情报员工作的场景。通过一

系列布局,不仅重现历史场景,而且挖掘故事背后的历史印记,强化历史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 情感叙事: 在情理交融中实现由情入理

情感叙事着重观照受众的感性化心理诉求,“通过情感的共通建立起天然的联结,由情感的共

鸣触发认知的共鸣,进而形成内化的认同”②。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是将情感嵌入主流意识形

态建设实践,通过 “陈情”和 “说理”的交融,实现心理共鸣、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马克思主义

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并以为人类求解放作为价值追求,具有真理性和道义性相统一

的理论品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和胸怀人民的博大情怀,为实现 “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的情感叙事奠定了价值论基础。

(一)以情境渲染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情境是情感叙事的前提性时空场域,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叙事者通过创设相关教育

情境,构建故事吸引受众走进其中,跟随故事的进程以及自身的经验与愿望参与故事建构,促进受

众的情感认同。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场景,以及对某一人物的局部特征、某一特殊场景甚

至某一设备的具体而细腻的描述,都可以蕴含深邃的思想情感,从多个维度将他者与受众的个人体

验、生活境遇相结合,使人有如身临其境之中,达致心理共鸣和情感认同。也就是说,主流意识形

态情感叙事双方经由叙事运作共处同一情境,以境生情、以情感人、境生情、情入境,将受众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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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意志与故事背后的意义交流互动,使其在心理和情感上形成对故事内容的接受和认同。

数字时代为融合虚实情境、渲染情境氛围、强化情感认同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数字化构境融

入影像、音频等各种符号,成为各种符号资源的动态有机整体。在数字叙事情境中,VR、AR、

MR、XR等沉浸技术实现叙事场景革命,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全息影像技术、可穿戴设备强化具

身沉浸体验,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实现传递、唤起和增强情感认同的目的。这样,主流意识形态情

感叙事融合运用符号媒介,通过图像符号、声音符号、视图影像等精心布局,构建叙事再现情境,

以符号编码形式再现党的伟大成就、展示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叙事受众沉浸其中,经由听

觉、视觉等感官调动,激发心理共鸣和情感认同。如当下众多数字化展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全

景式VR数据采集和全比例场景复现,让受众完全沉浸于作品营造的情境氛围中,真实再现党的艰

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奋斗历程,从而在情境体验过程中深化理论认同。

(二)以情感互动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过程是叙事双方交流沟通、互动共享的过程。只有加入互动才能构成

完整的叙事过程。在叙事互动过程中,双方建立起共同的交往空间,在来回往复的谈话中产生情感

体验。情感体验会左右人的选择和评价,形成接受与不接受、信任与排斥等判断。情感体验取向正

向,会拉近叙事双方之间的距离,获得积极接纳态度;情感体验取向负面,会拉大叙事双方的距

离,容易产生排斥对立的情感反应。在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过程中,叙事双方作为地位平等的主

体,跳出 “自我”与 “他者”对立的窠臼,摆脱彼此从属的逻辑,致力于实现主体共建共在。尤其

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更加强调叙事

双方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双向互动的关系,在情感互动过程中实现意义生成和价值共识。因

此,搭建情感互动机制,强化正向情感体验,至关重要。

以有效沟通助推情感互动。有效沟通是实现情感互动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情感互动是相互作用

的过程,需要高度的互为主体性和良好的沟通机制,通过主体情感连接,唤起认知神经系统,形成

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对象是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人不

仅具有知性与理性,也具有本能、欲望以及情感等。在情感叙事过程中,要关注受众的情感需求,

把握受众的情感偏好,增强受众的情感体验。例如,山东临沂一景区 “跟着团长打县城”沉浸式影

视体验项目爆火,从侧面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和情感互动是越来越多受众 “种草”红色经典

的重要原因。与传统的观看红色地标与展览、聆听革命先辈故事等方式不同, “跟着团长打县城”

在注重 “红”的底色基础上,Cosplay当时场景
 

,演员与游客们共同沉浸于攻城门、夺县城的文化

体验中。这种沉浸体验方式,打开了情感叙事的新路径,既契合了受众多样化与品质化的情感需

求,也实现了在有效沟通与情感体验中实现理论认同的目的。

以情感关爱强化情感互动。意识形态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带有情感的讲述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

离,打开心灵的枷锁,接受对方传递的信息,形成情感认同。脱离了情感的教育难以体现叙事的

“暖意”、“情意”,难以让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叙事者可通过真性情、真感情、真关爱、真关

怀激发叙事受众的积极情感体验,促进受众情感升华,在真心与真情中达成双方共情,实现以情动

人的叙事效果。“真情才能感染人”①。只有真情实感,既有 “心入”又有 “情入”,才能推动话语

表达充满情感意味、真情实感、深厚情感,提升理论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

包含着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关切。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无产阶级立场,代表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无产阶级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协调统一。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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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党性和人民性始终是统一的。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党的立场

就是人民的立场,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以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就是为

了人民。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精准把握时代变化和人民需求,将 “同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情感逻辑贯穿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过程中,阐明主流意识形态之于国

家大事、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从而在个人与集体、社会与时代的互动中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

知与认同。

(三)以情感表达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对谁用情、如何用心”的情感要求,强调 “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

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的情感目标。“用情”、“用心”、“顺民意”、

“得民心”意味着要将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话语转化为人民群众能够愿意听、听得懂、听得进的叙事

话语,通过富有情感的话语表达获得群众的情感信任和理论认同,实现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的有机

统一。由此,创设叙事语境,畅通情感表达,是情感叙事的必要途径。

创设叙事语境,达成情绪共振,实现情感共鸣。语境是话语表达的环境。“在话语表达过程中,

可以灵活地根据语境的变化、受教育者实际情况而顺应语境。同时,在一定的语境基础上,能尽快

与受教育者的语境形成融合态势,以便能引发受教育者的情感、认知、心灵的共鸣与认同。”① 叙

事双方因身份、地位、阅历与环境等不同因素,会形成不同的认知系统,二者在话语表达过程中也

就形成不同语境。语境是叙事表达和叙事接受之间的桥梁。因此,关注叙事双方的 “和”与 “同”,

创设叙事双方共通的语境,畅通情感表达沟通的渠道,提高话语表达的准确率,减少语言交流障

碍,能够唤起受众的同理心与理解力,增强叙事双方的理解与信任。母题即为有效例证,母题是文

学术语,“是文学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反复书写、表现的共同主题”②,是人类共有主题,如亲情、

爱情、友情、乡情、国情等。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可借助母题寻找与叙事受众共同的主题,从而

引发心理共鸣。

畅通情感表达,将 “受众想听的”与 “我们想讲的”融合,实现 “陈情”和 “说理”结合,引

发读者情感上的共通、思想上的共鸣。这就需要研究受众的情感规律、需求与特点,找准社会聚焦

点、利益交汇点、情感共鸣点、话语共通点,开展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情感表达。数字技术

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各领域,不仅可以实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情感表达,而且能够以技术手段作为

基础介质开展情感分析,为畅通情感表达提供基础支撑。马克思强调,人是 “自然的、肉体的、感

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③,数字技术可将人的情感需求纳入话语生产与传播过程,将主流意识形

态内容转化为浅显易懂、鲜活灵动的感性化话语和充满温度的视频影像,进而潜移默化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同时,ChatGPT等新兴技术可将用户在数字平台的浏览、点赞、转发等操作以数据形

式纳入数据算法评估中,分析用户的情感偏向,精准捕捉用户的情感情绪,并将其融入主流意识形

态的话语生产与传播中,用主流意识形态驾驭 “算法”,唤起用户的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提升主

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引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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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黄英:《语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范畴》,《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19期。
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功能定位凸显了意识形态

工作的重要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能够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个体意识,外化为具体的实践行为,

涉及主流意识形态 “怎么说”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讲好中国故事”、

“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学史明理”等,明确了叙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基本方式。立

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故事叙事、历史叙事与情感叙事构成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

方式,三种叙事有机结合不仅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有趣性和主动性,增添了理论解释的厚重

感和说服力,而且具备现实的合理性。当然,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一个宏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

仍需要立足国内与国际,针对不同领域不同主题以及不同群体展开更详细的针对性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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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feguarding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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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ead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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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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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issu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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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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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process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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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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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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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process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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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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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definitions,weakened
 

prosec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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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and
 

review.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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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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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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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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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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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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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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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and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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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lines;esta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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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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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igh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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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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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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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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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narrativ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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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mean-
ing

 

through
 

storytelling.Storytelling,historical
 

narration,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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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In
 

story
 

narratives,embedding
 

ideological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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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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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ry,narrative
 

frameworks
 

to
 

enhance
 

vividness,and
 

discursive
 

techniques
 

to
 

ensure
 

dyna-
mism.Historical

 

narratives
 

achieve
 

ideological
 

clarity
 

by
 

re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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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interpre-
ting

 

historical
 

facts,and
 

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to
 

strengthen
 

persuasiveness.Emotional
 

na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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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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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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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sion,interactive
 

engagement,and
 

expres-
sive

 

articul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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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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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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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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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di;Hu
 

Penghui(161)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employment
 

upon
 

graduation”
 

is
 

being
 

reshaped
 

by
 

internet
 

technology,rising
 

incomes,gig
 

economy
 

expansion,and
 

emerging
 

industries,leading
 

to
 

a
 

delayed
 

workforce
 

entry
 

trend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This
 

phenomenon
 

manifests
 

in
 

three
 

forms:flex-
ible

 

employment,
 

slow
 

employment,and
 

full-time
 

caregiving.Its
 

emergence
 

stems
 

from
 

dual
 

mate-
r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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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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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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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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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enabled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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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this,a
 

coordinate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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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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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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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
 

pro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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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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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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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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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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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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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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